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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广州制造的西式钟表及其历史背景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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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洋钟表可谓一种地道的舶来

品。西洋钟表传入中国是伴随着天主教而来，作为礼品和商
品进入中国。钟表自传入中国始就成为东西方之间相互交
往了解的媒介，钟表在中国传播和被接受的速度是其他任

何西方物品无法比拟的。随着西洋钟表在中国的传入并不
断在宫廷、官府、官吏及贵族家庭普及，中国多处地方出现
专门的钟表制造，并成为清代手工业颇为独特的一行。而广
州则成为钟表制造之翘楚，所制造的钟表世称“广钟”（图见
彩版四）。
钟表属于综合性的艺术品，其本身即涉及了多个学术

领域，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和关注，遂成一门专学。关于钟
表研究的论著也有着一定的数量，广度和深度也日益精进。
就笔者所知，钟表研究，除外文著作外，中文著作方面，故宫

博物院编《故宫钟表》①、陆燕贞主编《清宫钟表珍藏》②等书
介绍了中国故宫藏钟表的类型、特点情况；汤开建、黄春艳
《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生产》③等论文，从中
西文化传播史的角度论述了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制

造。另外，一些科技史著作、中外贸易史著作及地方史志等
都涉及有西洋钟表的研究，其数量很多，此不枚举。有关“广
钟”的专题介绍和研究所见不多，多属散论偶谈，综合性的
论述仍相对较少，致使对于广州及广钟的价值尚缺乏一个

较全面与深入的认识。
本文试从西洋钟表的传入为契点，着重探讨广钟的形

成背景、历史渊源、制造与贸易、工艺特色及其影响。

一、广州———西洋钟入华之门户

从 16世纪中期开始，西方教廷即不断尝试着向中国传
教。但是遭到当时持闭关锁国政策及对外洋宗教的抵触和
排斥，因此西洋奇巧———自鸣钟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为了
能够获得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官方的认可，不断受到抵制和

歧视的西方传教士另辟蹊径，以赠送西洋新奇物品为突破

口展开“公关”。这当中，除了“千里镜”（望远镜）、“万花筒”
（三棱镜）、地图、地球仪之外，很重要的就是钟表，钟表几乎
成了外国人给中国人送礼的最佳之选。
据文献记载，最早将西洋钟表带入中国的是意大利耶

稣会传教士罗明坚（Michel Ruggieri，1543~1607）。明万历九
年（1581年）春，罗明坚由海路至广州，“送一机械表给总兵
黄应甲。④”“ 罗明坚送给他一块表，这是一种用许多小齿轮
安装成套的计时工具。⑤”海道副使贪图这些西洋物品，不顾
当时朝廷海禁政策，安排罗明坚在广州居住三个月。万历十
年（1582 年）12 月，罗明坚、巴范济（Francisco Pasio
1554~1612年）来到肇庆府，向时任两广总督的陈瑞献上包
括自鸣钟在内的许多贵重礼物,总督大悦，安排他们居住在
肇庆东门天宁寺佛寺内。随后，为了投中国人所好，罗明坚
还亲自调试自鸣钟，按中国人的习惯把欧洲一日 24小时改
为中国式的一日 12个时辰，同时把阿拉伯数字改成中文⑥。
此举赢得了中国官员的好感，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万历十一年（1583年），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

（Mathien Ricci，1552~1610）来到广东肇庆。肇庆是当时两广
总督驻地，与广州地理上靠近，政治、经济关系也相当密切。
利玛窦从印度果阿省带来一名造钟匠到肇庆，专门为地方

官员造钟。当地官员还“把城里（广州）两名最好的匠人找
来，协助新来的钟表匠工作，就在教堂里制钟”⑦。后来，耶稣
会又送来 4件制作精细、样式美观的自鸣钟，其中“第四件
要大些，是摆在桌上的一座钟。他比表更贵重，因为它结构
复杂，没有摆锤，也因为它不仅准确击时，还在每一刻钟和

每半个钟点响三下。这只钟成为整个中国议论和羡慕的对
象，托上帝之福，它注定要产生迄今仍然是很明显的效果⑧”
传教士们由此终于获得在肇庆建立第一个传教中心的许

可，堪称是“钟表外交”的初次成功⑨。此后利玛窦由广州北
上，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进京觐见皇帝，进献给万历帝
两只铁质自鸣钟。《续文献通考》记载其中的自鸣钟：“大钟
鸣时，正午一击，初丑二击，以到初午十二周”，“而小钟鸣
刻，一刻一击，以至四刻四击。⑩”结果凭着这份“厚礼”，利玛
窦等获准居留宣武门内，为传教布道创造了有利条件。
继罗明坚、利玛窦之后，万历十年（1582年）西班牙国

王任命耶稣会士桑彻斯（Alonso Sanchez，S.J.）等四人来广
州，带有“一只精美的钟，是靠齿轮运动而不靠重力来计时
的。輥輯訛”原希望将此钟献给中国皇帝，欲与中国建立贸易关
系，但未能获得成功。
古代的广州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港口城市，长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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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都会，历代经海道来华者多于此登陆驻节，然后北上京

师及内陆各地。到了清代，官吏及皇室对自鸣钟的兴趣有增
无减。因此，凡来华进京的传教士和使节，大都携有西洋自
鸣钟聚集广州，一遇机会，便将其作为礼品进献给清帝。顺
治九年（1652年）七月，德国传教士汤若望（Jean Adam Sell
von Bell，1591~1666年）向顺治帝呈献一架天球自鸣钟輥輰訛；
顺治十二年（1655年）二月，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Louis
Buglio，1606~1682年）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aens，1609~1677年）向顺治帝进献了一批西洋器物，
其中有“西洋大自鸣钟一架”輥輱訛。康熙二年（1663年），安文思
又“献一钟，每小时报时后，即奏乐一曲，各时不同，最后则
如万炮齐鸣，声亦渐降，若向远处退却，终于不闻。輥輲訛”康熙二
十五年（1686年）荷兰国王遣使进贡自鸣钟一座輥輳訛；康熙四
十六年（1707年）八月，11名传教士到广东，其中瑞士人林
济各（Franois- Louis Stadlin，1658~1740 年）善造时辰钟表，
技艺很高，后在清宫供职 33年輥輴訛；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
西洋人将西洋自鸣钟运到广东准备进贡，“西洋人性多黠
慧，所进诸器用极巧，……有自鸣钟，以索转机，机激则鸣，
昼夜十二时皆然”輥輵訛。
至乾隆朝则进献钟表者更多，其中最典型的当属英国

马嘎尔尼（George Maartney，1737~1806年）使团。据当时参
加使团的英方人回忆，英方在选择礼品时相当谨慎，“英王
陛下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只精选一些能够代表欧洲现代科

学技术进展情况及确有实用价值的物品作为向中国皇帝呈

献的礼物。輥輶訛”在这些礼品中，就有一架复合天文计时钟，它
不仅能准确报告年月日期和钟点，而且还可以用于了解宇

宙知识。礼品中还有一个八音钟，除计时报刻外，还能演奏
12支古老的英国曲子。
以上数据可证，作为通商口岸的广州，自明万历以来以

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成为西方传教士实施“钟表外交”的桥
头堡，更是西方自鸣钟传入中国的首站。

二、中外贸易中的西洋钟

西洋钟表随着一批又一批西方传教士的来华，不断地

被敬献给清帝，极大的丰富了清宫的钟表收藏。清代，不少
皇帝都有吟颂西洋钟表的诗篇，其中以康熙、雍正、乾隆最
具代表性。
康熙帝曾作《咏自鸣钟》：“法自西洋始，巧心授受知。轮
行随刻转，表指按分移。绛帻休催晓，金钟预报时。清晨勤政
务，数问奏章迟。輥輷訛”康熙热心于西学，对西洋钟表技术亦有
强烈的兴趣，他对钟表的认识并不仅仅是建立于对西方奇

珍的好奇之上，而是还将它建立于一定的科学基础上，承认

其在准确性方面超过中国传统的计时仪器———刻漏，同时
还将其作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实物和生活中的必需品安

排自己的日常生活节奏。
乾隆帝也留有两首咏自鸣钟的诗作，其中《咏自鸣钟》：

“奇珍来海舶，精制胜宫莲。水火明非籍，秒分暗自迁。天工
诚巧夺，时次以音传。钟指弗差舛，转推互转旋。晨昏象能

示，盈缩度宁愆。抱箭金徒愧，絜壶铜史指。钟鸣别体备，乐
律异方宣。欲得寂无事，须教莫上弦”輦輮訛。在诗里，乾隆除了对
西洋钟表制作的精巧绝伦及计时的准确性及政治寓意作了

例行描述外，更多地表现出了对其所附的各种机械玩具的

关注，对西洋钟表的艳慕之情溢于言表。
清帝对以自鸣钟为代表的西洋钟表的赞美,大大刺激了
当时的西洋钟表贸易，十八世纪的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

大的钟表进口国之一。中国人对西洋钟表的各类需求信息
也通过各种渠道被反馈到西方钟表业，钟表制造商们还专

门研制了销往中国的精美钟表，为西方钟表业在中国赢得

了更多的机遇。
清代向皇室进贡钟表者主要是广东、福建的官员。两省
均为清代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经过贸易获得的西洋物品

如钟表、仪器、玩具等不时送往京城，进献皇帝，成为清宫钟
表又一大来源。
广州与西方的自鸣钟贸易，始于明末中葡一年两次在

广州举行的“交易会”。万历十三年（1585年），利玛窦在写给
罗马总会长的信中说：“每年两次在广州举行商展……”輦輯訛，

另一份葡文文件中载“葡萄牙人携来中国出售的货物如下，
……自鸣钟及此类的奇货最受青睐。輦輰訛”而中国官方文书记
载，西洋商人将西洋钟表运到广东售卖，开始于康熙五十

五年（1716年）八月輦輱訛，“今七月内，又到英吉利洋舡一只，所
载系黑铅……自鸣钟、小玻璃器皿、玻璃镜、丁香、降香等项
货物。輦輲訛”
至乾隆时期，中西钟表贸易达到鼎盛阶段。马嘎尔尼使
团到中国时曾有如下结论：“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总无法否认
和抵抗舒服方便的实际感觉，如同钟表和布匹一样，将来英

国马车也将在中国是一大宗商品。輦輳訛”说明当时中英间的钟
表交易量很大。而这期间，作为大清国对外重要通商口岸
（甚至是唯一口岸）的粤海关及广东督抚署的作用尤其显

著。在成交的许多钟表精品被当时总理外贸的粤海关监督
和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等官员不惜重金购得，然后以万寿
节、年贡、端阳节、春节及其他名目的特贡形式进献内廷。如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七月十七日两广总督李侍尧进贡物
品中就有“洋镶钻石推钟一对、洋珐琅表一对、镶钻石花自
行开合盆景乐钟一对。輦輴訛”同年六月二十八日，广东巡抚德保
进贡物品中就有“乐钟一对、推钟一对、洋表一对。輦輵訛”又如乾
隆四十三年（1778年）正月初二日，原粤海关监督德魁之子
海存，将家中现存预备进呈的自鸣钟等项共 105件，恭敬给
乾隆，被全部接受，其中洋钟表计有“洋厢水法自行人物自
鸣报时乐钟一对、洋厢料石行蛇自鸣乐钟一对、洋梨花木铜
花活动人物三针自鸣时刻吊钟一件、洋铜架吊表一件、各式
样表十六对。輦輶訛”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三月二十五日粤海
关监督苏楞额进单中有“洋珐琅八音表二对、洋珐琅八音嵌
表八音盒一对。輦輷訛”像这样的钟表进贡，乾隆朝许多进单中都
有，据乾隆朝贡档的不完全统计，乾隆时期广东进贡的钟表

约有 1400余件，约占各地进献钟表的一半。从频繁而冗长
的清宫贡单中，可以看到自康熙朝开始，地方官员所进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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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目逐渐增多，贡品质量亦逐渐提升，至乾隆朝而臻鼎盛。
自鸣钟作为贡品之一类，也有着从少到多，从普通到精致，

从海外进口到进口、自制并行的趋势。
实际上，地方大臣对西洋钟表的购买和进献许多都是

在皇帝授意下进行的，而粤海关乃首当其冲。如乾隆十四年
（1749年）二月五日传谕两广总督硕色：“从前所进钟表、洋
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氊毯等
件，务要是洋做者方可。輧輮訛”对款式钟表，总是来者不拒，劣者
则会受到严厉申斥：“李质颖办进年贡内洋水法自行人物四
面乐钟一对样款形式俱不好。兼之齿轮又兼四等，着传与粤
海关监督，嗣后办进洋钟或大或小俱要好样款，似此等粗糙

洋钟不必呈进。輧輯訛”可见乾隆帝深知西方是近代机械的发源
地，其技术的先进及技艺的精湛都是国内无法比拟的。
同时，南方各地尤其是广东对西洋钟表的仿制也越来

越多，其中的精品也被地方官员用作贡品。
另一方面，西洋钟表在民间，尤其在广州、苏州、上海等
重要商埠大受欢迎，备受崇爱。清人昭梿《啸亭续录》记载：
“近日泰西所造自鸣钟表，制造奇邪，来自粤东，士大夫争
购，家置一座为玩具。輧輰訛”清乾隆间番禺知县李调元《南越笔
记》载：“自鸣钟出西洋，以索转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
然。按自鸣钟每交一时，又有众音并作，铿锵如度曲声，少顷
乃止。今谓之乐钟，又谓之八音钟。輧輱訛”“葡萄牙人携来中国出
售的货物中，自鸣钟及此类的奇货最受青睐。輧輲訛”造型别致、
贵重精美的自鸣钟也成为行商在官场的应酬物。美国人威
廉·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叙述道：“行商惯常将昂贵的
镶珍珠的表、时钟、八音鼻烟盒或‘香水’（中国人称为薰衣
草香水和花露水）等西洋物品作为答礼送给有权势的大官，

感谢其以前的帮忙，并博取今后的关照。輧輳訛”
设在广州的粤海关是清代较长时期内的唯一海关，《粤
海关志》是我国第一部地方海关志，记载第一次鸦片战争前
的对外贸易和对外交往活动。该志在许多章节和条目里都
记载了有关西洋钟表进口规定与细则。十八世纪的中国是
当时进口钟表最大国之一，仅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的一
年中，由粤海关进口的大小钟表及镶嵌表鼻烟壶等项就有

1025件輧輴訛。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粤海关监督命令给皇帝
购买钟表和其他机械品，数目达 10万两白银輧輵訛，说明了在乾
隆时期，广州自鸣钟贸易数额之巨。但是嘉庆朝以后，西洋
自鸣钟贸易开始走向衰落。

三、广钟的兴起

随着西洋钟表的大量引进，既掀起了钟表贸易的热潮，

也促进了中国机械钟表制造行业的诞生。广州是中国最早
接触自鸣钟的地方，由于大量西洋钟表在广州集散，广州开

始出现钟表制造业，并成为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的重要

中心之一。首先是洋人在广州开设钟表作坊。西洋人为了获
得更大的利润，从欧洲运来机械设备，派遣匠师，在广州开

设钟表工。如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长，英国人马金图斯
（Willam Mackintosh），经常来往于伦敦与广州，他就在广州

开设了一家钟表工场。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王使节马
嘎尔尼来华时，在广州逗留期间，便参观了其工场輧輶訛。另一工
场是 18 世纪伦敦著名的钟表匠詹姆斯·考克斯（James
Cox，1723~约 1791年）的后人所开。广东地方史料关于来
粤的西洋钟表匠也有记载，如马光启《岭南随笔》中谈到广
州红毛馆钟表匠时称：“人最白皙硕，善作钟表。有一年少
者，云十三岁来粤，今已十七年。輧輷訛”当马嘎尔尼使团返回英
国的时候，其成员之一的珀蒂皮埃尔（Charles- Henry Petip-
ierre,1769~约 1810年）留在了澳门。珀蒂皮埃尔是优秀的
瑞士钟表匠，后来在广州为当地的钟表商工作。
与此同时，广州当地人也在本地开起了钟表作坊，自行

制造钟表。英国人斯当东（George Staunton 1781~1859）在
《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说“广州工人模仿的本领很高，他们
能制造和修理钟表、摹仿西洋油画和水彩画。”“广州的铁匠
可以把铁铸成极薄的薄片，本领超过欧洲工匠。輨輮訛”
关于广州造钟业出现的时间，学术界有各种说法，至少

可追溯到康熙年间则确凿无疑。据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
的内务府造办处一条档案证明，康熙年间广州就已存在造

钟业，“初一日，副催长福明持来押帖，内开正月二十七日
……党进忠将漆架广坠子钟一件，画得黑漆描金花架刻钟
纸样一张，交胡世杰呈览。奉旨：照样准配做钟瓤二分，架子
另做，添补收拾见新。其旧瓤二分收储，钦此。輨輯訛”这件钟表外
壳至雍正元年二月,已缺损坏旧，可见生产已有一定时间，故
而断定它制作于康熙时期是比较合理的。
康熙、雍正年间广州钟表制造业已经形成，并且广钟生
产已有一定规模，不仅在市场上行销，而且达官贵族家庭也

乐于收藏陈设。
乾隆早期的广钟多为仿制西洋，存在一定的质量问题

“未及西洋之精巧”，故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乾隆帝传
谕两广总督：“从前所进钟表、洋漆器皿，亦非洋做。如进钟
表、洋漆器皿、金银丝缎、毡毬等，务必要洋做者方可。輨輰訛”粤
海关每年得出高价从外洋购进，“乾隆皇帝对钟表表现得更
为热情、因为他下令每年订购价值高达 3 万两到 6 万两
（12，000~25，000英镑）的顶级钟表。这样，到十八世纪中
叶，东印度公司每年从伦敦购买价值 2万英镑或更多的钟
表带往广州。輨輱訛”这从另一方面反映出早期广州钟表制造质
量不过关，技不如西洋钟的情况。乾隆时编纂的《广州府志》
在谈到广州的钟表生产时说：“自鸣钟，本出西洋，以索转
机，机激则鸣，昼夜十二时皆然。广人亦能为之，但未及西洋
之精巧”輨輲訛，可资证明。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政策，
关闭江、浙、闽海关，只留粤海关对外通商。广州取得“一口
通商”的独特地位，伴随着商品贸易西洋钟表大量进入广
州，先进的生产技术也随之传入。经过长期的生产工艺和技
术经验积累，擅长变化革新的广州钟表工匠在乾隆中期以

后，制作钟表的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不断创作和生产出各

种具有浓厚中国色彩而又略带欧洲艺术风格的钟表。这种
浓缩了东西方艺术、工艺精华的广式钟表，因此深受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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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爱，“广东地方官员又将其作为购置进贡的对象。……延
至嘉庆时期，广东粤海关每年都要向宫中进献 2至 4件广
钟。輨輳訛”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几百座广钟都是乾、嘉时期的广东
的贡品和精典之作，也因此成为保存广钟最多最为集中的

地方。
广钟无论是在造型、机芯，还是价格上，都可与西洋钟

表相媲美，尤其是在价格上较于西洋自鸣钟要便宜得多，故

更容易普及和接受。除上引乾隆《广州府志》所言“广人亦能
为之（自鸣钟）”外，此后的广州方志或笔记小说，关于自鸣
钟的记载颇多，而且越来越详细，往往与广东的冶业、物产
等放在一起。这说明自鸣钟在广州是越来越普及，广州的造
钟技术也日益提升，因而时人对于自鸣钟的认识越来越多，

越来越深刻。
按照惯例，广钟除被进献到宫中外，还有一些产品面向

民间市场。只是这些钟表在质量上，无论是样式设计，还是
内部结构，相较于进贡钟表，都要逊色得多。现藏于美国波
士顿市中美贸易博物馆的一批清代广州外销画，真实地再

现了嘉庆、道光年间广州商业街道的情景，其中一幅描绘广
州钟表店景象。据收藏者介绍：“中国人对西方的钟表曾深
感迷惑不解。从康熙皇帝时（1662~1722年）起，这类西方的
机械制品（即钟表）一直是历代皇帝喜欢收集的藏品。在广
州，精巧可爱的自鸣钟常被西方商贾用作送给海关官员的

礼品。輨輴訛”现已知广州城内一德路买麻街 28号是广州商业街
钟表公所旧址，其门口尚存“钟表公所”石额一方，为清光绪
年间所立。公所是某个商品制造行业的公共组织，有着管
理、规范、协作和互助的性质，公所的成立和存在，说明当时
广州民间钟表业已达到相当的规模。

四、清廷造办处制造的广钟

经历了明末清初对西洋机械钟表的艳羡和单纯仿制之

后，中国机械钟表进入了自主创造时期。此时，从中央到地
方出现了几个生产中心，进行着各具特色的钟表制造。其中
清宫造办处做钟处所造的御制钟和广州生产的广钟最有特

色，影响也最大。
做钟处的前身是自鸣钟处。自鸣钟处位于紫禁城乾清

宫东庑之端凝殿南，因其地收储西洋钟表而得名。自鸣钟处
设置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早在康熙年间，清宫就在内廷

设置了自鸣钟处，每遇到庆典，便可制作钟表进献。雍正时
发展成为专门作坊，乾隆朝达到鼎盛，那一时期做钟处的从

业人员多达 100多人輨輵訛。他们制造出的钟表数量、质量都是
一流的。
做钟处最早的技术人员多是西洋的传教士，这些人受

过良好的西方教育，有些已是很有名气的钟表师。康熙朝时
便开始注意引进西洋机械工艺师，至乾隆朝则渐渐形成了

制度輨輶訛。
做钟处不仅负责制作钟表，还有对进入皇室的钟表进

行鉴别遴选的任务，地方进贡、广州粤海关进口的钟表都要
经过做钟处鉴定。

清宫做钟处还向国内各地引进工匠，其中广东工匠称

作广匠，由广东监督、巡抚或粤海关监督根据谕旨招募送进
内廷。据《养心殿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记载，18世纪在
养心殿造办处工作过的广州工匠 70余名，其中钟表匠一
人。称“雍正六年八月二十日，造办处自鸣钟广东匠役张琼
魁告假回广。輨輷訛”这是目前可确知进京的广东钟表匠。广匠
不仅会制作钟表，而且通晓绘画、音乐、几何、数学等技艺。
手艺出众者待遇相当高，甚至可携带家眷入京。从档案中
看，乾隆朝有相当多的广东钟表匠进京服役，称为“南匠”。
由广东督抚挑选作钟能手进京，技艺高超者还可携带家眷。
这些广东工匠的进京亦可证明乾隆朝时期广东自鸣钟表业

的发达。
广州钟表制造技术来自欧洲，乾隆时代已达到较高的

水平。其仿欧洲钟表，足以乱真，甚或蒙骗皇帝和富人。清代
早中期广东官员大量进贡广钟、洋钟，其中一部分为冒充洋
钟进贡内廷。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粤海关监督唐英采
办四件小洋钟表进贡乾隆，乾隆皇帝认为这些钟表是三等

小洋钟,责成追究采办的责任。粤海关官员采办这些钟表很
可能是购买当时广州制造的钟表，唐英为此赔补银两 75两
1钱 6分輩輮訛。广州钟表业是由仿制逐步走上独立生产的道
路，从乾隆时期的《广州府志》“自鸣钟本出西洋……广人亦
能为之，但未及西洋之精巧”的记录来看，当时的水平还无
法与舶来品相比较。但是 18世纪后期广州制造的“广钟”已
发生了质的变化，英国使团马嘎尔尼的秘书（John Barrow
1764~1848年）曾认为, 广钟已与英国钟的水平不相上下，
“广州工人摹仿的本领很高明，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輩輯訛”
而在价格方面却比英国钟便宜，当时到广州来的欧洲人见

到广州制造的钟表也说：“1800年左右，钟表制作工艺已在
广州落地生根，并获得迅速发展”。J.Barrow记载，“中国人在
广州的制作已和伦敦一样的好，并且这些精巧机械品的价

格只是曾经从 Cox和Merlin仓库运来中国的钟表价格的三
分之一。輩輰訛”所以广州制造的钟表其普及之势较洋钟更强。

五、广钟的制造工艺

就清代中国国内钟表制作的整体来看，除了清宫御制

钟之外，地方上形成了广钟、苏钟、福钟三足鼎立之势，而广
钟又以它独特的构造、精致的工艺和民族风格而独具一格，
备受朝野垂爱。
从现存广钟藏品来看，广州钟表最为突出的一个特点

即是其表面多是色彩鲜艳的各色珐琅。这种珐琅又称“广珐
琅”，有黄、绿、蓝等颜色。广钟吸收了西洋钟的精华，增添了
民族风格。比如铜镀金錾花工艺，吸收了欧洲浮雕做法，并
用传统乌首卷草纹式花边。广州镀金器其色泽要比造办处、
苏州等铜镀金偏浅淡。广钟掐丝珐琅的特点是掐丝生动，釉
色鲜艳。乾隆时代广州画珐琅有三类：一为仿欧画珐琅；二
为按照宫廷样式烧造；三为典型的广珐琅，一种模仿掐丝珐

琅，即以金色勾图案轮廓，在轮廓内再涂饰红黄蓝绿等色

彩，表面效果很像掐丝珐琅，其中以宝蓝珐琅贴金片最为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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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为富丽堂皇。这种贴金银花的硬透明珐琅只有广州能
生产，所以称“广珐琅”。这也是从欧洲透明珐琅移置而来
的，在钟表上装饰这种蓝珐琅，是广钟的一大特点輩輱訛。
除珐琅钟外，广州还制作漆架钟、描金漆钟、紫檀木架

钟、高丽木架钟、乌木架钟、嵌铜活木架钟、铜贴金架钟等。
往往是多种工艺综合运用，在造型上进一步民族化和地方

化，采用楼阁式、亭园式、花盆式、葫芦式等造型和铜镀金錾
花、铜胎画珐琅、透明珐琅、紫檀木嵌金银丝和玻璃、玻璃画
等多种技艺。
就造型艺术来看，欧洲钟表的造型艺术，突出表现了欧

洲的传统文化，尤以反映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题

材为主，如山林、田园、宫廷风光、牧羊、交游、舞蹈场景、古
希腊、罗马神话以及宗教故事等。广钟的造型则大多表现中
国建筑元素，如楼台亭阁、佛塔园囿以及宝葫芦、宝船、宝
瓶、聚宝盆、百宝盒等形状。在表体装饰上，多采用“吉祥如
意”、“太平气象”、“龙凤呈祥”、“风调雨顺”、“渔樵耕读”、
“福禄寿”及鲜花、仙草、瑞兽、禽鸟、八宝等为主题，以景物
寓美好吉祥之意，巧妙地将钟表的造型艺术与民族传统文

化结合起来，形成了浓郁的艺术风格。如广州博物馆收藏的
清乾隆铜镀金跑鸭转人亭式钟，通体镀金，分上下两层，下

层正面錾花板上镶嵌有彩色料石。表盘上方有小桥、流水、
水鸭等乡村景色。可报时、报刻，每十五分钟奏乐一次。每到
整点的时候，音乐钟声响起，亭内人物回旋，继而位于中间

的小门就会敞开，出现一持宝塔、一持佛手的两个牙雕小
人，作献宝状。钟盘上方景台，有牧羊人牵羊过桥，鸭子戏水
的动态景观，令人目不暇给。
与结构较简单的苏钟、福钟相比，广钟的机械结构要复
杂得多。广钟体内结构一般装置有若干组齿轮系统，用多盘
塔轮或发条带动，能完成走时、打刻、演奏等多种功能。作为
装饰的附件能做各种动作的人、鸟、兽、花等构成联动的整
体。特别是有的广钟上的玩偶还能定时展示出写有“福寿齐
天”、“万寿无疆”、“风调雨顺”等字样的条幅，甚至还能够书
写以上词句，令人叫绝。
广钟按照惯例，除被进贡到宫室外，还有些产品面向民

间市场，但这些产品无论是造型设计，还是内部机械结构都

是比较简单的，不可与进贡钟表同日而语。
如上所述，西洋自鸣钟在华历史兴起于顺治朝，发展于

康熙朝，鼎盛于雍正和乾隆朝，嘉庆朝之后自鸣钟贸易开始

由盛转衰。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嘉庆皇帝表明了对西
洋器物的反感，他的态度直接影响自鸣钟贸易。嘉庆皇帝在
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的一条上谕中说：“朕从来不贵珍
奇，不爱玩好，乃天性所禀，非矫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

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

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

物，更如粪土矣。輩輲訛”其次，清代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崩溃，特
别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财政收入困难。再次，鸦片战争后
中英《南京条约》的签定，开放上海等五口岸，广州失去了唯
一通商贸易的地位，逐渐被上海、香港所取代。加之本土钟

表产量的不断增加，使得自鸣钟贸易更趋衰落。

六、结 语

广州自古是南海海上丝绸之路之重要发祥地和东方大

港，正是由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经济等方面的优势，广州能
够最早、最多地接触到机械自鸣钟及其制造技术。广州工匠
不仅可以亲眼看到自鸣钟，而且可以直接向外国钟表技师

学习交流，成为清代民间机械钟表制造的重要中心之一。广
州不但占有地利、人文之便，而且还占有原材料及工具之
便，乾隆时期，清廷数次令粤海关采办上好广钢进京以打造

钟表内部齿轮、发条等零件，还通过广州进口钟表字盘和镟
床等物。
广钟的制造风格往往洋味较重，这既是中西文化交往

的结果；也是迎合当时以洋为贵的消费心理的表现。同时也
更多地糅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并

在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广钟在清代崛起于中国钟坛，经历
了引进—吸收—模仿—自制创新—传播的发展过程。广州
不仅是西洋钟表入华的窗口和推广的起点，也可说是中国

自制钟表的发源地，影响至深至远。
作为机械计时器的广钟，在机械结构、造型设计、制作

工艺上，融汇中西，浑然一体，不仅可计时，亦兼具陈设和娱

乐的功能。广钟的出现，影响了宫廷御制钟表及其他地方钟
表的制作，甚至影响着中西商品贸易，最终与广雕、广绣、广
彩等一样，成为具有岭南特色的代表性物产，为中国乃至世

界钟表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注释：

①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钟表》， 紫禁城出版社，2004
年。

② 陆燕贞主编：《清宫钟表珍藏》，香港麒麟书业公司、
紫禁城出版社联合出版，1995 年。
③ 汤开建、黄春艳：《明清之际自鸣钟在江南地区的传

播与生产》，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史林》2006 年第
3 期。
④ (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

教志》（下编），第 190 页，商务印书馆，193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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